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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多少事，可遇不可求？
○ 沈洪

1962年我到内蒙古后认识了少奇同志的长子

刘允斌。刘允斌家中有许多供内部参考的书籍，

如《现在可以说了》、《比一千个太阳还亮》

（描写美国制造原子弹、氢弹的两本纪实文学作

品）、《美国中央情报局内幕》、《一个间谍的

自述》等等。

一次，我看见刘允斌书架上有一本《戴笠其

人》，作者是沈醉和文强，就对他说：“《戴笠

其人》两位作者中，有一位是我的亲戚，我想借

去读一读。”

刘允斌问：“沈醉？沈醉是你的亲戚？”

“是文强。文强是我母亲的姑父，三十

年代初他是中共地下党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

代理书记，他的夫人是我母亲的五姑妈周敦

琬，当时她是中共四川省委妇女部长、军委

秘书长，我母亲做过他们的交通员。母亲经

常谈起她那段光荣历史，殊不知，文强早已

脱离共产党，投靠国民党，成了国民党军统

局的中将。我要写信告诉母亲，再也不要提

那段历史。” 

刘允斌说：“我知道文强。他是湖南人，文

天祥的后代，他的姑妈文七妹是毛主席的母亲。

文强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

昌起义。”

1987年10月我在北京出席“全国核能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暨核电研讨会”，妻子国芬在石家

庄参加全国糖业烟酒展销会，开完会后，她也来

到北京，我俩一起去看望文强。一进门就看见挂

在会客厅墙上的条幅《仁者自寿》，是陈立夫亲

笔题写寄给他的。

文强见到我俩非常高兴，引起了他很多回

忆，同我俩谈了整整一个下午。

文强对我俩说，他的四儿贯中，高中毕业

后，在东北农村插队，通过刻苦努力，自学成

才，掌握了英、法、日三门外语，但由于是战犯

的儿子，回城后只能做装卸工而无法升学。

文强看到儿子学无所用，心里很难过，就去

和黄维（黄埔同学会会长）商量。黄维说：“现

在邓小平出来工作了，他重视科学，尊重人才，

你不妨写信给他，请他说句话。”文强听后觉得

很有道理，便对贯中说：“你给邓小平先生写封

信反映情况，就说你是特赦战犯文强之子，我想

他会帮助你的。”

邓小平收到贯中的信后，很快批到中国社会

科学院处理。不久，社科院就派人到文强家，通

知贯中去应试，并说贯中的家庭出身可定为“爱

国人士”。贯中的考试成绩很好，被社科院录

用，后又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并被派

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贯中到美国后，勤奋学

习，获得博士学位，并担任大学教授。

文强说，1985年他到美国探亲，他的堂弟

文中侠专程从台湾赶来看他，带来蒋经国的“关

怀”：“只要你脱离大陆，你的薪俸从1949年淮

海战役被俘算起，累计已达40万美元，可以如数

发给，还可以再发一笔可观的津贴给你购置花园

洋房在台湾或美国定居。”对此，他付之轻蔑的

一笑，并说：“我爱祖国，决不做任何背叛祖国

的事。”同时，他还耐心地做堂弟的工作，使堂

弟转变立场。此后，文中侠多次组团回大陆参观

访问，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贡献。

文强喜欢写文章，做诗，填词，抒发爱国

激情，出版了《戴笠其人》、《淮海战役亲历

记》、《文强将军回忆录》、《新生之路》和

《文强诗选》、《文强诗词千首》等著作。

我把自己写的诗给文强看，请他指点。其中

有一首《蓬莱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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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州水寨古，蓬莱神仙游。

澄波万顷碧，丹崖一片秋。

有幸临琼阁，无由见海楼。

世间多少事，可遇不可求。

文强看后，认为最后两句“世间多少事，可

遇不可求”改为“世间多少事，可遇亦可求”更

好。这反映了他一生孜孜不倦追求美好事物、积

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但我认为，这样一改意境虽

好，格调虽高，实际上是办不到的。

我说：“海市蜃楼很少出现，看见的人很

少，绝大多数人都没见过。比如说，1948年

您脱离军统到湖南长沙任职，以求避开内战，

结果还是被蒋介石派到徐州前线，成为战犯，

被关押了25年，而陈明仁从四平战败下来到长

沙，参加了湖南起义，却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将领。又如您当年追求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后来王明路线要迫害您，却不得不离开共产

党。这几件事足以说明，‘可遇不可求’。”

文强说：“最近，党组织征求我的意见，

准备为我恢复党籍。可是，我觉得我和共产

党打过仗，我是战犯，怎么可以再当共产党员

呢？”

我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呢？郭沫若不就

是南昌起义后脱党，抗战期间做过国民党政府

的中将，解放后又恢复党籍的吗？”

“我和郭沫若不一样。郭沫若抗战胜利

后，反对打内战，拥护共产党。而我与共产党

为敌，是战犯。错了就是错了，历史是不能改

变的。我不能反反复复，变来变去，让人说是

投机分子。”文强对我说，“你用我的经历反

驳我的观点‘可遇亦可求’。我也可以用你的

经历反驳你的观点‘可遇不可求’。你想成为

核科学家，参加制造原子弹，建造核电站的工

作，你做到了，这是‘可遇’；又想把你的经

历写成文艺作品，做一个文人雅士，不是也可

以做到吗？这是‘可求’。怎么可以说是‘可

遇不可求’呢？”

我说：“您的看法也很有道理。这样吧，

我把结尾的句号改成问号，让阅读者见仁见

智，充分发挥想象力吧。”

临别，文强送给我一张他参加日本投降仪

式、晋升中将的照片，并和我们在院子里合了

两张影。

文强于2001年10月22日在北京去世，终年

94岁。

我写了一首诗，纪念文强：

文强胸内存正气，文信国公一脉传。

投笔从戎进黄埔，英雄自古出少年。

八一南昌起义后，武装暴动在四川。

叛徒出卖陷囹圄，后经营救越狱还。

从此无端受怀疑，被迫出走找上级。

上级平反信来迟，于是投身去抗日。

谍战锄奸上海滩，烽烟燃起太行山。

八年抗战得胜利，受降晋升中将衔。

不该参与打内战，淮海被俘成战犯。

特赦重获新生命，全国政协当委员。

两岸统一作贡献，爱国情怀谱新篇。

道路崎岖多艰险，人生之旅不平凡。

荣辱悲欢俱往矣，功名利禄皆云烟。

  丹心一片垂青史，正气长流天地间。

（作者196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参加了原子弹原材料的研制，参与起

草国家军用标准《潜艇核动力装置建造安全规定》，并作为主审人之

一审查通过了国家军用标准《贫铀穿甲弹技术条件和检验方法》。）


